
笔者出身空军，故以空军视角，亦以

本人长期思考，看待任务指挥权的

作用，详述当前联合作战准则的有效性，以

及任务指挥权对加强战术层次策划及执行联

合空中任务以支援联合作战司令官的潜在作

用。本文表明，遵循战役层次的指挥与控制

（C2）程序，将允许联合部队司令官的首要战

力倍增器——空中力量——在预算紧缩时期

保持尽可能灵活及有效。1 一如以往，正确

理解经过验证的战役层次作战准则，将有助

于在战术层次正确运用任务指挥权。

近期数年的战争，推动军方编写了专门

针对平叛作战的作战准则。一些以平叛作战

为思考中心的推动者提出，如果把战役或战

术控制指挥权下放给战术层次的指挥官，美

军将能有效及高效地经由战术手段达成战略

目标。2 但本文不敢苟同，认为现实与之大

有出入。我们需要明确理解联合作战准则 JP 

3-0《联合作战》所述的当前战役作战原则，

理解这部准则对战役层次指挥部规定的关键

作用 ：“战役层次将部队的战术运用衔接到国

家及军队的战略目标。”3 当前战术层次上的

平叛作战准则——体现在联合部队、各军种

和多军种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中——和战役层

次的作战准则应该说匹配良好，当然，所需

的战术控制权和系统需要到位，能支持复杂

的平叛作战。4 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

西颁布的《任

务指挥权白皮

书》所言，把

具体控制权授

予“合格的”

战术层次任务指挥官，可以改善战术作战的

效用。5

必须澄清，战役层次的指挥部包括作战

司令部总部，以及从属于作战司令部的联合

特遣部队指挥总部、军种指挥总部，以及职

能部队指挥官指挥总部。军、师、旅、营、

空军联队和中队的总部则不属战役层次（陆

军编号部队，即陆军战役层次总部领导的部

队，构成作战司令部的陆军组成部队），而是

战术层次的指挥部，因此这个层次及以下的

人员需要理解作战司令部制定的对联合特遣

部队、军种部队和职能部队的指挥关系，以

及战役层次的程序。6 战术层次的 C2 节点必

须保持就位和稳固，能支持复杂的平叛作战

行动，并按照战役和战术作战准则发挥作用。

战役层次的所有指挥官必须确定需将哪些控

制权下放给战术层次的任务指挥官。任务指

挥官必须充分了解战役层次的全战区作战计

划，以及战役层次指挥官的战役意图。战术

指挥官（包括联合空中任务指挥官和旅级作

战队领导班子）需要获得具体的控制权，具

备实施任务指挥权的必要个人素质，同时拥

有开展复杂行动所需的战役 / 战术 C2 小组，

如此，将可策划和实施战术行动，其结果可

助战役成功，达成国家领导层期待的战略效

果。

联合作战界运用经过验证的经验教训，

编制了扎实的作战准则。战术层次的任务指

挥权——其要素包括对这部作战准则内在灵

活性的把握、完成规定训练的战术领导人、

C2 小组，以及控制权（不是指挥权）——将

帮助战术指挥官有效并高效策划和实施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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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藉此达成战役层次的目标，并确保实

现预期的战略终局。

定义任务指挥权

早在 1985 年，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空军

上尉，参加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空军（即现在

的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在南卡罗来纳州肖

空军基地举办的任务指挥官课程。在为期一

周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空军所有机型、任务、

作战运用概念、战术，以及整个作战中的 C2 

原则（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学习重点是培

养对上级指挥官意图的理解能力和 [ 任务型 ] 

命令执行能力。这项训练计划对学员的期待

是，进入目标区域（作战区域）后，必须发

挥主动性，致力完成任务。几个星期之后，

我担任了一次任务指挥官，指挥抵达犹他州

野猫靶场进行演练的四十多架飞机。我成功

完成了这项指挥任务并交出准确的总结汇报，

因此被任命为一名合格的中央司令部空军任

务指挥官。任务指挥权对空军而言不是新概

念，其含义一直如参联会主席的白皮书所述，

毫无偏差 ：“在任务型命令基础上，通过分散

执行来实施军事行动。要成功运用任务指挥

权，就需要所有下属层级的领导人发挥自律

下的主动性，积极并独立完成任务。”7

请注意，这段定义规定任务指挥权的实

施需基于任务型命令（mission type orders）。

按照联合作战准则 JP1-02《国防部军语词

典》，任务型命令是“发布给下属单位的命令，

其中包括完成布置给上级指挥部的整个任务，

[ 还指 ] 发布给具体单位的命令，要求其完成

任务，但不指示如何完成。”8 在发布给空军

下属单位和联合部队空中组成单位的文件中，

有以下三份文件会对空中部队生成任务型命

令，它们是 ：(1) 联合空中作战计划（JAOP），

其中包含司令官对作战行动每一阶段的意图；

(2) 空中作战指令（AOD），其中包含联合部

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对每一个具体的 (3) 空中

任务命令（ATO）或时间段的意图。因此，

司令官的意图是预期每一个特定时间点应达

到哪些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将支持哪些目标

的实现 ；而 AOD 和 ATO 通常表达司令官对

每 24 小时为一个时段的意图。

JAOP 可能导致发布单独的联合空中作战

命令，也可能成为联合部队司令官的作战命

令的一部分。空中计划完全嵌入在联合部队

司令官的作战计划（OPLAN）之中，反映一

系列互联的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以在规定时

间和联合作战区域内满足联合部队司令官的

目的。从作战命令向每日任务命令的过渡，

开始于 AOD 的形成。空中统一指挥官在和其

他组成部队统一指挥官磋商之后，将向联合

部队司令官呈报空中作战部分的建议。如果

联合部队司令官的指令中包含明确的指导意

见和兵力分配数据，就有助于 AOD 的编制更

及时和更有效。AOD 和随后的 ATO 贯彻联

合部队司令官的兵力分配决定和 24 小时时

段意图，从而使战术层次能运用任务指挥权

概念开展作战策划和实施。9 ATO 是“向组

成部队、下属单位以及指挥与控制机构布置

和派遣预定飞行架次、能力和 / 或部队去打

击目标及执行其他具体任务的方法过程。[ 它

通常 ] 提供具体指示，包括呼号、目标、控

制机构，等等，以及常用说明。”10 它不向任

务指挥官规定必须使用哪些战术/战技/战规。

任务指挥权是一项控制权，由上级指挥

官（对空军而言，通常指空中统一指挥官或

联合部队司令官）授给战术层次指挥官。获

得任务指挥权的指挥官运用这项指挥权，连

同其对当前战局中空中作战的理解，不依赖

上级指挥部的任何进一步指导，独立执行 

AOD 和 ATO 规定的任务。有时候，任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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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官可能从具备更高权力的其它控制机构（例

如 ：某空中支援作战中心、某载有空中预警

控制系统的飞机，某控制和报告中心）收到

最新的指导。在过去十年的战争中，从来没

有找到一付能解决所有复杂协同问题的万灵

药方，因此任务指挥权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做

法，藉此实施战术行动以实现战役目标。美

军各部队行使任务指挥权，必须与其他嵌入

的战役及战术行动相辅相成，直接支持联合

部队司令官的目标，方能推动实现预期的战

略终局。

“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行动带

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

从有关“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

行动的经验总结报告，我们看到空中作战中

心的强大能力，它能在战役层次和战术层次

的上半层提供稳固而灵活的 C2  能力。但是，

“战区空中控制系统的关键部分必须继续调整

和加强，以改善任何现代战争冲突中的垂直

和水平协同。战区空中控制系统需要作为一

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系

统，而不仅仅是一个能向联合部队司令官提

供稳固和灵活能力的空中作战中心。美国空

军系统的深度和灵活度，随着与兄弟军种能

力的整合而增大，从而构成稳固及灵活的战

区空中控制系统。”11 虽然当前的战役层次指

挥结构能为联合部队司令官提供灵活的空中

力量，整个战区空中控制系统仍需在训练、

人员配备和装备配置方面加以改进。

根据联合作战准则，联合部队空中统一

指挥官的参谋班子（包括联合空中作战中心）

具体负责将联合空中作战整合到联合部队司

令官的意图之中，其所制定的联合空中作战

计划，即 JAOP，做到与联合部队司令官及其

他军种组成部队保持一致，作为一份支持计

划来支持联合部队司令官的作战计划即 

OPLAN。JAOP 不是放在书架上的静态文件，

而是需要每天调整的动态文件，引导制定外

界人士不易理解的每日计划和执行程序。

JAOP 包含联合部队司令官和空中统一指挥官

对战役之每个阶段的意图，空中作战指令即 

AOD 则包含空中统一指挥官对某特定空中任

务命令即 ATO 或某个时段的意图。根据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指挥与控制》：“联合部

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应该向联合空中作战参谋

部提供能引导他们实现联合部队司令官意图

的目的指导，推荐一份空中机动大纲计划，

复核为实现规定任务的联合部队各种可用能

力和部队编成，调整其他军种组成部队向空

军提出的能力及部队需求，并且在与其他组

成部队统一指挥官磋商之后，编制一份空中

力量分配建议，呈交给联合部队司令官。”12

人们常常并不理解，各类作战计划，如 

JAOP、AOD、ATO 等，在执行过程中需要经

常调整 ；很多人也不知道，在过去十年中，

联合空中组成部队一直在支援美国中央司令

部和许多联合特遣部队。编制单独一份支援

联合部队司令官的 JAOP 不容易，编制多份

支援中央司令部和多位联合部队司令官的 

JAOP 同样困难。并且，这些作战计划不可能

编好之后就不再改动，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

变，各种来源的最新情报源源不断，驱动着

我们运用连续策划程序，及时调整作战计划，

藉此保持灵活性。ATO 的制定周期据时而变，

根据必要随时调整，是以确保成功运用空中

力量投入到全频谱作战之中。受空中力量支

援的单位或客户，需要了解 ATO 的制定和发

布过程，需要知道作战计划必得依赖各种输

入数据，才能做出必要的修改。他们还应知道，

ATO 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计划，常常是一

直修改到任务结束阶段。作为联合部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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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理解相关的作战策划过程，这些计划

服务于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支持

联合部队司令官和完成任务。我们必须和所

有军种组成部队一起努力，帮助他们理解如

何才能获得空军的最有效支援，以及他们一

旦接到联合部队司令官的要求后如何才能最

有效地支援我们。我们必须从当前的战争冲

突中汲取正确的经验，不可为了解决战术层

次作战规划问题而抛弃久经考验的战役层次

作战策划程序。13

为完好执行作战计划实现战役目标，我

们必须持续改进战术层次的作战行动。任务

指挥权在这个层次上发挥着最重大的作用，

它要求战术层次上的任务指挥官运用其所授

必要权限（不是战役或战术控制权）完成所

赋任务。对空军部队而言，这些权限可能包

括发射或起飞、运用武器、中断飞行、在规

定最低高度之下打击目标，或者如果任务指

挥官认为有必要的话，在高于预定风险的环

境中实施目标打击。对接受空中支援的地面

部队来说，直接联络权应成为常态，因为同

步行动要求各方做出重大努力。

列举 “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行

动中的一个场景

在“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行动

期间，中央司令部司令（兼任联合部队司令官）

决定设立一个联合空中统一指挥官岗位，并

将所有非建制内空中资产全部保留在战区战

役层次。联合部队司令官和国家总统及国防

部长一道，还决定在他的责任区内建立多支

联合特遣部队，并指示空中统一指挥官对这

些部队提供支援。空中统一指挥官已经有一

份支援作战司令官（即联合部队司令官）的 

OPLAN ；与此同时，各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

也已编制出支持各自所赋任务的作战计划。

在此例中，各联合特遣部队指挥部及其支援

战术单位每 12-18 个月轮换回国休整。联合

特遣部队在回国强化训练期间编制了自己的

作战概念文件，其计划以本部队作战区域为

主，但是还必须支援作战司令官为其整个责

任区制定的作战计划。联合特遣部队没有配

属于自己的空中资产，也没有配属的空中组

成部队，只有几名空中策划军官帮助编制作

战概念或者在其基础上的 OPLAN。支援联合

特遣部队的战术部队，可能是几支旅级作战

队，也根据联合特遣部队的指导编制了其本

身的作战概念文件。但是从设计和编制阶段

开始，OPLAN 就缺少来自空军的反馈意见，

相应地，战役和战术层次的作战概念编制过

程也是如此。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这个作战行动示例

中，多支联合特遣部队的组成中都没有配属

空中组成部队，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也缺

少互相信任，因此在空中组成部队参谋部与

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之间，产生了战役层次

计划的缝隙。联合部队司令官和他的参谋班

子必须始终知晓更高层次的目标，也要知道

与之相关的、并影响着作战计划之每一个节

点的理想的和不理想的效果。如果没有把战

役目标联系到战略目标，就可能断裂其内在

的联结或嵌接，战术上的考虑最终可能驱动

整个战略朝向互相矛盾的目的发展。如果一

份作战概念文件中没有包含一个连贯的空中

机 动 计 划 大 纲， 就 会 在 由 此 文 件 生 成 的 

OPLAN 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作战策划参谋

需要每天进行水平和垂直协同，这种需要不

会消失 ；事实上，近几年中由于二级战区联

合部队司令官的增多，随着平叛作战的展开，

这种需要还在不断增加。稳固而灵活可调的

结构——包括按需建立的空中支援作战中心、

控制和报告中心、空中组成部队协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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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空天远征特遣部队，以及任务指挥官职

责的重新重视等——都有助于防止在二级战

区战役层次上出现协调断裂和信任缺失。14

空军认识到这种稳固的水平和垂直协同

的必要性。在联盟联合特遣山地部队应阿富

汗战事需要匆忙建成之后，空军在 2002 年

首先实施了空中组成部队协调分队的概念。

随后，空军进一步增加了空中支援作战中心

的人力，并根据所支援的任务类型调整了分

配给每个单位的空军专业代码。在 2011 年，

空军正式编制了建立下属空天远征特遣部队

的概念文件，派遣这些部队支援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的联合特遣部队。这些体制上的变革，

有效改善了对战术层次作战计划制定及执行

的支持。但各方必须做出努力，确保空军能

及时组成下属空天远征特遣部队或空中组成

部队协调分队，并且这些部队能及时参与到

联合特遣部队战役层次作战策划的设计和作

战概念文件编制阶段中。而空军通过强调任

务指挥权概念，能够改进对联合作战伙伴的

支援，培养将官加强任务指挥权意识。

虽然 ATO 是在战役层次指挥部（空中作

战中心）编制，但其本身不是战役层的作战

计划，而是将 OPLAN 细分转化成每天的战

术任务指令。空军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文件 

3-3.AOC《作战运用——空中作战中心》以

文件形式规定了这个过程，确保联合部队司

令官统辖下各军种组成部队及各受援联合特

遣部队之间的协调。在那些总是抱怨空军对

地面指挥官支援不力的人士中，绝大多数人

对这个程序缺乏基本的了解。本文的下一部

份不仅解释近距离空中支援如何分配、指挥

与控制，还讨论这个过程可如何从任务指挥

权的概念获益。

任务指挥权示例

每天中，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收到

来自各军种组成部队及联合特遣部队的信息，

并向联合部队司令官提出兵力分配建议。在

中央司令部，这种兵力分配取决于中央司令

部司令或其指定代理人，而非任何联合特遣

部队指挥官（他们既无配属的空中资产，也

无空中组成部队或联合部队空中组成部队）。

在前数年的平叛作战中，兵力分配决定相对

容易。本责任区内的战斗机只支援本区（伊

拉克或阿富汗）作战，远程平台则由中央司

令部司令调派支援任一个责任区（有时包括

从欧洲司令部或非洲司令部获得或向其提供

支援）。兵力分配决定是以中央司令部和联合

特遣部队当天的优先事项为基础来安排。

空中支援作战中心的具体领域专家们协

助地面指挥官及其作战策划参谋确定他们需

要哪些支援。这个信息再与陆军战场协调分

队及其他军种组成部队、盟军部队，以及空

中作战中心支援策划组进行协调。在联合部

队司令官做出兵力分配决定后，被指派的空

中支援部队进一步根据 ATO 进行划拨细

分。我们需要一名指定的任务指挥官归拢各

种空中努力 ：情监侦、网空、太空、武装上

空观察，以及其他各种指派的空中任务。这

名指挥官应与受援指挥官及支持这项任务的

所有其他单位一道协调战术层次的作战策

划。进一步，虽然任务指挥官需要与所有战

术层次的参与者保持联系，以确保在实施所

赋任务之前做好战术作战规划，他并不需要

和受援的战术层次地面指挥官同处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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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务指挥权概念更好地应用于支持

平叛作战

平叛作战不是次要的战争形式，过去的

经验教训证明这种战争的复杂性，并将其正

式编入作战准则。平叛作战和常规战争相比，

对水平和垂直协同的要求更大。开展这种作

战，虽然完全没有必要把四机编队战斗机、

遥驾飞机、以及相关的全套 C2 系统分配给

每个旅级战斗队，但是，每一支联合部队都

必须联合训练、规划、然后执行战术行动。

现有的条件和设施允许我们开展这样的联合

训练。

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和加州国家训

练中心的设施，都能支持当前任务指挥官所

需的联合训练。参加武器学校课程和内利斯

空军基地各种红旗军演的空军战士都经历大

多数必要的训练。我们可以把美军地面组成

部队指挥官置入高级联合作战场景（常规作

战和平叛作战）之中，编制一套训练计划，

从而培养参联会主席在其《任务指挥权白皮

书》中所要求的未来领导人。在国家训练中

心的训练计划中，空军必须加大组成和参与，

并且，即使空军人员不可能成为地面专家（亦

如地面军官不可能成为空中专家一样），他们

至少能通过联合训练更好地理解兄弟军种的

各种能力。这些训练还有助于整个美军有机

会继续探索和开发新战术和作战准则，以备

现在的作战实践成为过时的经验时不至措手

不及。我们甚至能够增加对不同军种的作战

策划要求及方法的联合理解，从而各军种在

各自领域开展作战的努力中更有效地互相支

持。

在过去数年中，战役层次的作战策划已

经取得巨大改善。平叛作战的复杂环境，连

同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决定的确保实现战术

目标的各种方法，促使战术层次的作战策划

走向进一步整合。培养任务指挥官的训练计

划必须包括这样的作战策划——即训练每个

军种如何策划各自的战术行动（同一种方法

不可能满足不同军种的最优利益）。我们必须

拿出一份能支持完成所赋任务的最终计划，

要求每个任务指挥官实习。任务指挥官中的

牵头人组织所有任务指挥官讨论，然后根据

大家的意见编制出战术概念文件和随后的执

行计划。所有人都实施这项任务，然后开展

总结交流，归纳出正面和负面经验。这其实

就是已有三十年历史的空军中央司令部任务

指挥官课程的联合作战版本。空军这项课程

使空军有能力在 1991 年“沙漠风暴”行动

中领导执行了每天 3000 多架次飞行。那时

候，任务指挥官和各种飞机一样，遍布整个

战区，这既是出于支援的需要，也因为空军

有能力在几小时内飞越数千英里提供支援。

那时候，“沙漠风暴”行动的任务指挥官们利

用刚刚问世的原始网络手段策划和执行作战

行动，而今我们更应该运用当前的网络条件

进行作战策划。当然，每个军种需要投资配

置可靠的通信环境，以允许经由网络开展详

尽的战术层次作战策划。但不管如何，在经

受实际作战压力之前，所有作战策划人员都

必须接受训练，了解联合作战中各军种部队

互相之间能提供和需要哪些支援——要取得

这样的理解，只有通过开展联合作战训练。

联合作战训练不仅要求那些即将担任任

务指挥官的学员参加，也要求联合部队所有

军种成员参加，只有开展这样的训练，我们

才能打好当前战术 / 战技 / 战规所述的平叛作

战。这样的训练可能需要增加训练资金，还

可能需要增强空军的兵力结构。（陆军和海军

陆战队在“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行

动中派兵高峰达到 10 万人，目前正在逐步

34

空天力量杂志



一名空军对任务指挥权的看法

撤出。而空军从 1991 年起就一直在减员，

因此没有足够的兵员来参与这种程度的联合

演练。）如前所述，平叛作战至少和常规作战

同样复杂，因此不可视为一种次要的战争形

式，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兵员和其他资源投入。

如果我们选择本文提出的最佳平叛作战做法，

如果我们希望有真实机会打赢目前的战争，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握与之有关的整体成本

概念。

结语

我们近六十年前形成的对战役层次的理

解迄今仍使整个美军受益。联合作战准则是

从实战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总结，要求抛弃联

合作战准则的呼声虽在，我们不可听信，因为，

凡不汲取教训者总会重蹈作战失利的覆辙。

我们必须加强在战术层次上的垂直和水平联

合作战策划与执行，并在下一个十年收获结

果。当然，战术层次的作战策划与执行必得

依靠而不是取消战役层次的良好联合做法。

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制定出来的战术 / 战技 / 战

规强烈要求我们严密无缝地垂直和水平协同

所有可用资源。鉴于各种资源必然减少，我

们不久将面对困难的选择，须以更少的资源

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美国。

美军联合部队必须把战术层次任务指挥

官的联合训练作为头等优先来抓，但不可减

少单军种训练，因为我们必须继续依靠各路

作战专家。训练费用将包括制定训练计划，

选派任务指挥官参加训练，以及开展训练。

我们还必须为战术层次单位装备所需的通信

系统，并确保战区空中控制系统和空地通信

系统稳固可靠，从而支持战术部队在复杂作

战环境中充分发挥灵活性。如果我们忽略当

前的作战准则，视而不见以往的经验教训，

就无法改进我军的联合作战能力，无法有效

使用任务指挥权。训练，是培养和发挥任务

指挥官作用的关键途径，过去如此，将来依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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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指挥与控制是“由适当指定之指挥官执行所给权限和指示，带领所配属之部队完成指定任务。指挥与控制职能是
在指挥官领导下对人员、装备、通信、设施，以及程序进行安排，策划、指引、协调和控制部队开展行动，以完
成指定任务。”参看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 国防部军语词典 ], 8 
November 2010 (as amended through 15 July 2012), 56,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1_02.pdf.

2.  作战控制是 “一种指挥权，可由作战司令部或其以下任何层级的指挥官实施。作战控制是作战司令部（主管指挥权）
固有的权限，可在司令部之内委派给其他层级。作战控制作为一项权限，是对下属部队行使指挥职能，包括组织
和运用指挥部及部队、分配任务和规定目标、给出必要的命令和指示，以完成指定任务。作战控制包括对与指定
任务相关之军事行动及联合训练的各个方面给出命令和指示，以完成指定给该司令部的任务。作战控制这项权限
应经由下属组织的指挥官来行使，通常经由下属的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军种指挥官以及 / 或者职能组成部队指挥官
来行使。作战控制一般是向指挥官提供全权来组织指挥部和部队，并运用这些部队开展指挥官认为必要的各种行动，
以完成指定任务。但是，作战控制本身不包括对后勤配送、行政安排、纪律规范、内部组织或单位训练发布命令
和指示。”引用来源如上，第 233 页。

    战术控制是“一种指挥权限，据此指挥所配属的部队或指挥部，或者为指定任务所配属的军事能力或部队，此指
挥权限于发布详细的指示，控制部队在作战区域内必要的运动或机动，以完成指定的任务。战术控制是作战控制
中固有的权限。战术控制可以委派给作战司令部或其以下任何层级来行使。战术控制提供充分权限，以在指定任
务范围内控制和指示部队的运用，或者作战支援资产的战术运用。” 引用来源如上，第 308 页。

3. Joint Publication (JP) 3-0, Joint Operations [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 ：联合作战 ], 11 August 2011, I-13, http://www.dtic.
mil/doctrine/new_pubs/jp3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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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是一种“权限，可能小于司令官对下属单位或其他组织之部份活动行使的全面指挥权。”参看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 国防部军语词典 ], 69.

5. Gen Martin E. Dempsey, 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Mission Command White Paper [ 任务指挥权白皮书 ], 3 April 2012, 
7, 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2-04/041312163814_CJCS_Mission_Command_White_Paper_2012_a.pdf.

6. Lt Gen Ricardo S. Sanchez with Donald T. Phillips, Wiser in Battle: A Soldier's Story [ 战场斗智 ：一名陆军的战斗故事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437-40.

7. 见注释 5。

8.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 国防部军语词典 ], 208. 

9. JP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Joint Air Operations [ 联合空中作战指挥与控制 ], 12 January 2010, chap. III, http://
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30.pdf.

10.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 国防部军语词典 ], 14.

11. Col Dale S. Shoupe, USAF, Retired, briefing, AETC Symposium, San Antonio, TX, subject: Enduring Lessons from OEF/OIF: 
Adapting to Evolving Combat Realities [ 从 OEF/OIF 归纳的深刻经验与教训 ：如何顺应不断演变的作战现实 ], January 
2012.

12. JP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 指挥与控制 ], III-23.

13. Dale Shoupe, “Clearing the Air” [ 清理天空 ], Wright Stuff, 2009, 4.

14. 见注释 11。

戴尔·舒珀，美国空军退休上校（Col Dale S. Shoupe），特洛伊州立大学文学士，特洛伊州立大学欧洲分院公共管
理科硕士。现在美国空军部 A9 部（研究、分析、评估、经验归纳）任职，作为该部与设在阿拉伯马州马克斯韦
尔空军基地李梅作战准则中心的联络官。最近主持完成空军参谋长指示的“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作战行
动经验教训总结报告，以及一体化空中及导弹防御等其他多份报告。从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被派往美
军中央司令部联合战略评估组临时任职，参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复杂指挥与控制挑战分析工作。舒珀上校经历 
27 年空军现役，先后担任飞行队、中队和大队指挥官等多项作战职务。在 2002-2003 年期间作为中央空军司令部
第 9 空军成员参加“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领导中央司令部联合作战策划团队，任联合空中作
战中心副主任，并任中央空军前进基地作战主任，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舒珀上校出自 F-4 和 F-111 战斗机
中队，飞行 1,600 多小时，其中包括 65 个作战小时和驾驶 F-4G“野鼬鼠”的 1,200 个小时。舒珀上校是中队指
挥官学院、英国皇家空军参谋学院和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毕业生。


